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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公馆是一座楼房，在另一个山坳里，它是囚禁所谓“重犯”的处所。从一九四二年建立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底被革命人民摧毁时止，多少英雄的中国GCD员和革命志土，被惨无人道地屠杀在这个魔窟里………..从被捕到坐装甲囚车到这臭名昭著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许南的头脑里还在过电影一样在回忆着－他接到上级的密令到一个秘密接头点与地下人员会面；转交一份华萦山游击队的地下人员名单。他来到一间中药店里和药店的老板按接头信号约定对上后；来到后面的药房仓库。正要把名单交给药店的老板时；突然闯进来四五个持枪的黑衣壮汉围住了他们；药店老板顺手拿起一个板凳向这些人扔去；乘这空闲陈南把名单塞进口里；三下两下把它咬烂吞进肚里。一个敞着黑黑胸毛的粗壮特务赶紧捏住许南的嘴已经太迟了；看着许南把它吞下了肚。老羞成怒的特务狠狠摔了许南几巴掌；拿出手铐将许南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和药店老板一起押进了店外停着的装甲囚车上…….阴暗潮湿的地下牢房里；许南站在一扇铁窗下面；双手铐着铁铐鸡吧挺立着；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晚霞的余辉照在他年轻的脸膛上；英俊健壮。与特务搏斗中被扯开的上衣中露出小山包一样肌肉发达的胸肌；在余辉下闪着古铜色的光泽。咣铛－身后铁门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许南转过身看到两个光着粗壮肌肉的上身；只穿着草绿色短裤头；露着黑黑浓毛的粗壮大腿上穿着厚重的美式皮靴的长得一模一样的打手。正走下台阶朝他挥挥手；然后左右站开抓住许南的胳膊带出了牢房向一个昏暗的通道走去；转过一个弯来到一排透露着雪亮灯光的平房；平房门口站着两个胸挎美式卡宾枪的士兵。许南被带进一间墙上写着“迷津无边，回头是岸”，的审讯室里；在一张大大的粗木桌后坐着一个带着青天白日军帽下一张浓眉钩鼻的凶狠脸；一件军大衣披在宽阔雄壮的肩膀上；毛绒绒的大手上夹着一根雪茄烟。两名打手把许南往前面的一张椅子上一按就叉开双臂站在两旁。在头顶灯光的照耀下；就象阎王殿里的判官和小鬼面目铮狞盯着许南。什么名字？许南 几岁了？ 20 职业是干什么的？ 钢铁厂炼钢工 你的上级领导是谁？ 不知道！ 那份游击队名单呢？ 已吞下肚了 那－人员名字你还记得 吧！我不会告许你们 猫头鹰－XX党中美特种技 术合作所”集中营特刑审讯小组组长的外号，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猛得一掀；露出毛绒绒的黑黑的一身发达的横肉，厚厚的胸肌中间长着黑黑的浓密长毛一直向肚脐延伸。在灯光下象一只强壮的狗熊。他站了起来从桌后走到许南身旁，用一只毛手抓住许南的浓密的黑头发往后拉；另一只毛手捏住许南的脸，年轻啊！年轻人不要被共党的赤化欺骗。他用那双长着黑黑毛手在许南的光滑的脸上抚摸着。许南厌恶得甩开头。毛头鹰怪笑着说：年轻人不要意气用事；到了我这里就是神仙我也要把他给扒层皮；就是泥菩萨我也要让他开口。猫头鹰将头往一个打手歪一歪；那个打手走到墙边按住墙上一个红色电钮；随着滑轮的吱吱响声对面墙上的两扇沉重的铁门向两边缓缓打开。铁门后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四壁上悬挂着的几盏电灯，昏暗的灯光下，地上、墙上、梁上、柱子上摆着、挂着、悬着的老虎凳、杠子、火炉、皮鞭、拶子、烙铁、竹签、钢针、火钎、电椅、木马、火盆、夹棍、绳索、铁链等种种血迹斑斑的刑具，刑具泛着幽幽的寒光，里面又用粗铁条隔成了好几间刑室，分别有金、木、水、火、电和性虐室。一股血猩味和热气从铁门里扑面而来。在木刑室里只见二个光着膀子的壮打手正围着老虎凳，老虎凳上用粗绳绑着一个精壮的赤裸血肉模糊的躯体，一名肥壮的打手揪着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中年男人的头发，这个男人正是药店老板：只见他上身被铁链紧紧的捆牢在一根竖立的木柱上，双手被死死的绑牢在木柱后面，两条布满血痕健壮的大腿被迭起的砖头给翘得高高；鞭痕累累的肌肉上挂着水珠，口中断断续续发出痛苦的呻吟。许南被打手带到老虎凳旁看着昏迷不醒的药店老板心如刀绞，猫头鹰从火炉里拿了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举到这受刑的男人前，“怎么样，还不肯开口吗？”吱…随着油烟升起一股烧焦的肉味在刑讯室中传开，药店老板发出闷闷的惨叫头一歪晕了过去。猫头鹰转过头来看着许南，以为这个年轻人一定被吓的脸色苍白，但他失望了他看见得是一张坚毅无畏的脸。气急败坏的猫头鹰把手上烙铁往炉子里一扔，摆手叫刚进来的两个年轻打手把药店老板给拖下去了他把许南又带回审讯室，围着许南坐得椅子打转，“我就不信撬不开你这乳臭未干男孩的口，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衣服扒光”，许南沉着气说“我相信”猫头鹰一挥手；刚才用刑的两个壮打手从铁门里走了出来。一个光着头肥胖粗壮的中年打手，浓密的胸毛从发达胸肌一直延伸到肚脐，从肚脐又往下短裤到长着浓密腿毛连成一片。身上毛比毛头鹰一点都不狲色。另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打手，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身上的肌肉非常的发达，那高高隆起的胸肌和三角肌上布满了汗水，古铜色的肌肤光滑闪着光泽，紧包着草绿色的军短裤下面的地方鼓鼓的。两名打手向前把许南的上衣扒光，一个罗马雕塑般的男性雄壮躯体裸露在他们面前；这发达的肌肉；这古铜色的肌肤一点都不比那娃娃脸打手差，毛头鹰和那两名打手都看呆了，毛头鹰的身上短裤叉慢慢挺起来了，他咽了咽口水说“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轮奸你，”他迫不急待得亲自动手把许南身上那条维一的裤子剥了下来。他围绕着这尊跟戴维一样裸体雕塑般的年轻男体走了一圈，不禁摇了摇头叹息到：好一个美男胚啊！可惜！要毁在我毛头鹰的手上，不过在毁掉这艺术品之前我要好好的玩玩你，直到你肯开口为止。毛头鹰对两个早已欲火烧心的壮打手说：把他给我带到性虐室去，今天我要跟这年轻人好好玩玩我们男人间的游戏。
二
在性虐室里，两名打手把许南一丝不挂地仰面倒绑在一个木马形状的刑具上，两个粗壮的胳膊被用铁链紧捆在木马的腿上，两条健壮的大腿被成大字形分开向上吊在从梁上下垂的绳索里。他的头向后仰着。娃娃脸拿了一个口撑套在许南的口上向后绑紧，这样许南只能张大口不能合上。胖熊把一种油涂在许南赤裸的身上，当涂到肛门处他又多加了点油将粗粗的食指在肛门处抚摸着然后插进那紧绷的肛门里搅动着，另一只毛绒绒的手抓住许南已变粗壮挺立的阴茎套弄着。“哇！真是个童男子”这时候毛头鹰脱掉了短裤赤裸裸的象一头发情的毛熊走了进来，他来到许南裸体旁，用长着毛绒绒的大手在被涂了油的光滑健壮的肉体上抚摸着，这有弹性的胸肌；挺立的性感乳头被毛头鹰给捏的红红的，大手顺着平坦垒起六块腹肌的小肚上慢慢变浓密的腹毛向下摸去，那粗壮的阴茎和网球般大的两个肉球都藏在一片和腹毛连成浓密乌黑的草从中。毛头鹰把玩着越来越粗的男性阴茎龟头越变越红，龟头裂缝处流出了晶莹的液体。另两个打手也脱光了短裤围在旁边，“小子，今天也让你过过洞房花烛夜的生活，让你享受神仙般的快感！”随着话音刚落，一故白色的液体从毛头鹰的蠕动手中成弧形喷射而出。许南涨红了脸，喘着粗气浑身都是汗水，汗水把光滑的躯体显得更加性感光亮。光头走到许南下垂的头边，抓起他的头发将早已变硬的粗壮阴茎从带口撑的嘴里插入，那长长粗粗的阴茎就象一头毒蛇在许南的喉管和口中抽插着。后边毛头鹰两手抓住许南粗壮的大腿象“老汉推车”般把又黑又粗的阴茎从许南的两腿间肛门处慢慢的插进。许南呜呜叫不出声，口里肛门里都插着运动的粗大肉棒。一阵急一阵慢许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毛头鹰和光头一前一后在这健壮的裸男体上发泻着他们兽性。三个壮男人轮流着扑在许南的肌肉隆起的油光光的裸体上奸淫着………….第二天，猫头鹰把许南又带进了刑讯室，今天由昨天带许南去受审的两个双胞胎年轻打手来拷问。这双胞胎是猫头鹰的远房侄子，都只有二十多岁和许南年龄相佛；这大的叫大壮；小的叫二壮；原是身体强壮憨厚的农村青年，自投靠猫头鹰后被训练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在金刑室里；大壮和二壮将许南两手大拇指用铁丝绑住分开吊在开字形铁架上。年轻的打手从墙上摘下一根粗长的皮鞭。足有三尺长。打手将皮鞭放到一个水桶里浸湿后，才提着皮鞭站到许南面前，用鞭柄顶在他下巴上，让他的头抬起来，尽管昨天受到毫无人性的折磨许南的眼神还是非常的倔强和不屈服，看到这根又粗又长的皮鞭，眼睛里还是流露出艰毅的神色。猫头鹰捏着许南的下巴：说你招还是不招。当许南再次表示拒绝招供后，猫头鹰示意打手开始用刑。打手将皮鞭抡圆了抽向许南一丝不挂吊着的的健壮身体。许南疼的仰着头吐着粗气，身体在抽搐，这一鞭是抽在他胸脯上，胸脯上马上隆起一圈鞭痕。打手一边喝问一边抽他，“招还是不招？”没有回答，许南仰着头咬着牙忍受着鞭打后的剧烈疼痛。又是一鞭，抽在许南腰围上肚脐的部位，许南疼的禁不住，叫出了声。抽打很有节奏，每一鞭都要等许南充分感觉鞭打的剧疼后，才接着抽下一鞭。最残忍的是抽打屁股，粗长的皮鞭抽打在屁股上后鞭鞘往往是落在许南身体前面的生殖器上，许南疼的不住惨叫扭动，绑住大拇指的铁丝早已将他的手磨出了血。惨呀！被如此惨烈拷打竞是一个这样年轻健壮的男子。“哗”地一声，打手将一桶冷水泼在昏死过去的许南的头上、身上。许南醒过来，慢慢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怎么样，该招了吧？大壮和二壮分别从刑架上拿起钢丝鞭和电鞭，两人一前一后抡起粗壮的膀子抽打着，钢丝鞭抽到肉体上将肌肉割成一条一条血口，电鞭抽到肉体闪着蓝色的电光在上面留下烧焦的痕迹。许南全身肌肤上已是布满了条条红肿的鞭痕。两打手又把许南赤条条的倒挂在刑架上，施刑前，大壮又开始捏摸许南粗长倒悬的阴茎，再次进行手淫，二十岁的小青年生殖器正值最敏感容易勃起的时期，经不住几下抚摸刺激阴茎、屁股、肛门和大腿内测，阴茎又坚硬的勃起，红嫩的阴茎龟头直抵着许南自己的肚脐．他禁不住又再次射精，白色的液体喷了大壮满手。大壮将沾满精液的手往许南身上擦一擦，提了一根富有弹性的细藤条他抡起藤条落在许南两个饱满硕大肿胀的睾丸上，许南疼的发出嚎叫，浑身肌肉抽搐，睾丸剧烈的疼痛引起腹腔持续剧烈的痉挛和剧烈闷疼，男人睾丸受创后是下意思地弓起身子，尽量减轻腹腔的放射性剧疼，而此刻这个受刑的青年，两腿倒挂，身子绷的紧紧的，身子一点都不能动弹，猛烈的拷打下那剧烈的疼痛发出的惨嚎证明拷打的剧疼是人的意志难以可抗拒的，拷打用刑的效果非常有效。在这封闭的刑讯室里，又有谁能听到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受刑时的悲惨叫声。
三
猫头鹰走从外面走进来，在刑架旁看看倒吊着已昏迷的壮小伙；用一桶凉水泼在他的下垂的头上。他对两打手说：给我上老虎凳，看看能硬多久。打手将他拖到木刑室里；把他上身用铁链紧紧的捆牢在一根竖立的木柱上，双手被死死的绑牢在木柱后面，双腿被粗绳紧紧绑在血迹斑斑的老虎凳上。“怎样上刑的滋味不好受吧？怎么样，招了吧，不然，这还是轻的，下面的刑法，你想都想不到！”听到猫头鹰的威逼，许南扭动了一下身体，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回答到：“随便你用什么办法，反正我没什么可说的。”“好，加刑，上砖！”听到许南的回答，猫头鹰恼羞成怒的下令到。听到命令后，大壮立刻用撬杠将许南的双腿踝关节使劲住上撬，二壮伸手将一块砖头摞垫在许南粗壮大腿的脚跟下。“呃！”──突然间剧烈加重的疼痛使许南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陡然抽搐了一下，尽管他咬紧了牙关，喉咙里仍然本能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说！不然就把你的腿轧断。”许南把牙关咬得更紧，忍着剧痛，用沉默来回答猫头鹰的逼问。打手又在许南的脚下加上一块砖，痛得更厉害了，剧痛使许南的身子一阵痉挛，但逼问得到的仍是他顽强的沉默。打手把砖头一块又一块垫在的脚下，一共垫了六块。摧筋折骨般的剧痛在许南的身上不断地延续着、加剧着，许南的双腿被轧成了弧形，骨节咯吱作响，但许南仍以顽强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力量忍受、抗拒着剧烈痛楚残酷的吞噬和折磨。许南那被绑得紧绷绷的身躯痛苦地挣扎着；被反捆的双手下死力绞在一起，指甲都掐进了肉里；许南的头后仰着，后脑死死顶着柱子、不由自主地扭动、磨擦着，头皮磨破了，头发磨掉了，鲜血染红了柱子、染红了头发；牙关咬得咯咯响，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沁出层层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全身肌肉暴涨一块块鼓起把绑在身上的铁链崩得快断掉。渐渐地，许南感到身子麻木了、双腿麻木了、两腮麻木了，眼前一片漆黑……两打手又把许南拖到火刑室里，将他倒吊在火刑架上。双手反剪，胸膛正对着下面熊熊燃烧着的炭火炉。烧红的铁钳仿佛吱吱作响。二壮从火炉中撤出一根烧的通红的烙铁递给大壮；大壮冷笑着说道：“招了吧，招了就不烙你。许南虽然被捕后，他已受到过多次的轮奸折磨和酷刑拷打；但他坚定的摇了摇头。“吱──啊──！大壮拿着烧红的烙铁压在小伙子粗壮的大腿上。烧灼着许南肌肉发达大腿的肌肤，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一股青烟冒出来，刑房内顿时弥漫起一片皮肉被烧焦的糊臭味。许南发出了令人心悸地惨叫起来，被死死捆在刑具上的身体本能地挣扎、抽搐着，又一次昏死了过去。残绝人寰的刑罚，令人难以忍受的惨痛啊！“水！把他泼醒！”猫头鹰站在旁边下令到。“哗–”，一桶配冰冷的盐水泼溅在许南的身上。在冷水的刺激下，许南慢慢醒转过来，痛苦的出了一口长气。猫头鹰看看遍体鳞伤的小伙子；怕用刑过度弄死了得不到口供。他摆摆手对两打手说：将他拖下去，过两天再用刑。第四天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夜晚，猫头鹰独自将许南从水牢里提出带到一个能遥望到重庆山城全景的山头上。许南双手反铐在身后，裸露着上半身，肌肉健壮的身上布满了各种伤痕。他正望着灯光闪烁的山城，在夜晚的天空下显得那么美丽。偶而传来警车的刺耳叫声。破坏了这宁静的美好夜色。他心想同志们一定在这夜色的掩护下在战斗着。想到这他的心情舒畅了，身上的痛也减轻了许多。“看看吧！年轻人，人生是短暂的。世界是多么美好；有很多美好的享受在等着你，不要为了什么理想去受苦受罪。”猫头鹰从身后发出的声音打断了许南的幻想。他回过头看着这个曾折磨过他的侩子手。浓黑的粗眉一双透着淫色的鹰眼，刮着铁青的下巴上一张冷酷的大嘴。粗壮的脖子下解开衣领的军衣露出黑森森毛绒绒肌肉隆起的胸脯。猫头鹰满脸堆满假笑， “你看你是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人生是这么美好，不要被GCD的赤色宣传给迷惑。只要你说出重庆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我可以保你人生安全，升官发财；不要受这人间地狱的苦。怎么样年轻人？”
四
猫头鹰一边说一边用毛绒绒的大手抚摸着许南光溜溜的上身。许南厌恶的扭过身,摆脱开毛头鹰的魔爪。“你死心吧!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气急败坏的毛头鹰把许南带回监狱他自已的住所。在他卧室的旁边有一间储藏地下室,这里摆着一张钢丝床,这里是毛头鹰专门用来奸淫年轻男犯的场所。许南被扒得精光大子型绑在钢丝床上,毛头鹰脱光衣服将橄榄油抹在身上,身上每块肌肉都闪着橄榄油的光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把油倒在许南身上趴在他身上抹着摸着。在这年轻人光滑的肌肤上毛头鹰毛绒绒的粗糙粗壮身体与许南健壮的光溜溜肌肉磨擦着,渐渐他的阴茎在肉体的磨擦下变的又粗又长,他平行地处在许南的下方,他的腿分的很开,正好放在许南的膝盖边,这使他的脸正处在许南发达的胸肌乳头的下方。他两只手都紧紧地握着一只乳头同时疯狂地挤压,揉弄着它们。挺立的乳头球由于他淫虐的念头时而被压平时而又被粗暴地压到一起。他的手指掐压着许南成熟的乳头,每一次挑逗的拉扯都引起许南整个身体的颤抖的挣扎。猫头鹰不断地将双手环抱着许南的后背将自己拉起,将他的嘴重重地落在许南挺起的乳头上,就像一只饿急了的幼兽,他残暴地挤压着他的胸肌,吸着他然后又顺着腹部滑下去到两腿间,张开血盆大口将许南已变粗壮的阴茎吞了下去,在用力吮吸着仿佛想要把他吸干。在毛头鹰的温暖口腔有技巧的套弄下,许南再也忍不住了一股股乳白的精液狂喷而出,毛头鹰把这精液当滋补品狂吞着。在这里他已吞过无数个二十岁左右年轻壮男的精粹,使他的身体像狗熊一般健壮。许南无助呜鸣声被堵在嘴里,只能发出无意义的呜呜声和呻吟声。这时猫头鹰站了起来走到许南的头边。他的手牢牢地抓住许南的头颅,将他的粗壮阳具缓缓地在许南的嘴里抽进抽出,每一次进入都令他的家伙直达许南的喉头,阳具胀满了许南的嘴,令他只能通过鼻子沉重地呼吸。他的唇紧紧地缠绕着巨大的阳具,阳具一次又一次地贯穿他的嘴,但他却不能作任何抵抗。而在他背后才是许南不断颤抖和呻吟的主要原因,一个粗大的电动阳具刺入,恶意地奸辱着许南。电动阳具越来越深地刺入许南的毫无防御的密道,令他的臀淫猥地起伏扭动。每一次强烈的刺入都令到被绑着的许南发出一声抗拒的呻吟。前面猫头鹰越来越快的抽插,许南开始狂野地扭动,令他的头上下左右地摇动,更加深了肛门上电动阳具的刺激。感觉到了将要到来的高潮,猫头鹰紧紧地搂住他的后背将一个乳头插入他的嘴,以他全身的力气吸吮着他。这时,许南开始号叫,知道他无法逃脱。感觉越来越强,在一个充满紧张的寂静之后,那跟头毛熊一样的男人发出一声低沈的叫声,同时在许南的口内部发射。精液流满了许南的嘴,流入他的喉咙令他几乎窒息。毛头鹰用手掂起他的下巴,爱抚着他的喉头,令他大口地吞下精液。剩下的精液溢出许南的嘴角,顺着他的下巴流下形成一条新的半白色的液体痕迹。毛头鹰休息一会儿,拔出插在许南屁股里的电动阳具,将自已的阳具摸的又粗又长然后抬起许南的双腿放在自已的宽阔的肩膀上,随着肉棒的慢慢插入,许南涂满油的肛门被涨的满满的。毛头鹰在一前一后地继续抽插着,一股白色的精液喷在了许南的肛门里,毛头鹰喘着粗气,他那毛绒绒的肉体紧紧抱着许南光滑的肌肉身体。将长满胡鬓的大嘴紧贴着小伙子性感的口,整个肉体瘫软在这坚强的小伙子身上,除了性虐待性羞辱,他还是败在这个年轻的GCD员身上。第五天的下午;在水刑室的一口大水池上一条铁链绑着许南的双脚;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赤条条地倒挂在水池上方。光头打手正在通过滑轮将铁链一上一下地拉动着;许南的半个身子浸在水池里;水的窒息使他不断扭动身体,哗…….铁链又往上拉,水淋淋的头慢慢的吊离了水面。就这样许南被一上一下的倒吊浸了一个小时直到昏迷;娃娃脸打手用香将他熏醒。毛头鹰从旁边的桌上一个盒里拿出一根钢针,锋利的钢针在刑讯室炉火的映照下闪着恐怖的寒光,毛头鹰幽幽的对许南说道:“这可不是普通的绣花针,这是上刑用的钢针,是专门用来刺肌肉而制作的。用法很简单,就是把这根针,从你的乳头、腋下或是阴茎的任何部位,扎进去,那滋味……哼哼,我记得上次也抓了一个壮小伙好像是共党交通员什么的;扒光了衣服在这儿上了两天的刑,皮鞭吊打,烧红的烙铁烙屁股,还有辣椒水、老虎凳都挺过去了,可一看到这钢针,就吓的哆嗦了,扎了不到十根,就哭着求我别扎了,又扎了两根,就全招了,怎么样小伙子,你招不招啊!”说着用手中的钢针在许南的肌肉发达胸肌乳头上划了一下。锋利的钢针在布满敏感神经原的乳头上划过,使得许南的全身都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毛头鹰将钢针从许南的乳头扎了进去;一丝血流在了胸膛上。然后又把多根钢针扎进许南长着浓密腋毛的胳肢窝里;许南咬着嘴不出声;全身痛苦地颤抖着。毛头鹰干笑这说:小子;这还是刚开始;等下换成电针就由你受的;呵呵….
五
娃娃脸打手拿来了电针；他用手抚摸着许南的生殖器；用两手挫弄着象钻木取火般把许南的那条阴茎给挫弄的又粗又长挺立在肚皮上；然后拿了一根粗长的带着电线的钢针从许南的龟头尿道口里慢慢插进去。第一股电流就突然袭来，他感觉好象一根烧红的铁棍插进了他的身体，阴茎部位一阵剧烈的抽搐刺激，痛苦难熬，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想用喊叫来分散剧痛，但缩紧的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感觉五脏六腹中燃着烈火，这烈火还在体内四处燃烧，象要寻找一个出口，终于这股火冲出了喉咙，并化成了一长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随着这声嚎叫，他的精液再次喷出体外。“你说不说；说出来就放开你”毛头鹰接过电针不时电击着许南身体的各个敏感的部位，阴茎龟头、睾丸、尿道、肛门、肚脐、腋窝、耳朵、嘴巴。尤其是当电针反复的捅进尿道和肛门里，那种惨烈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许南在昏暗的地牢里慢慢苏醒；全身到处都象针扎一样疼痛；由其阴茎和睾丸火辣辣的刺疼。他努力沿着血迹斑斑的墙壁慢慢站了起来；几天来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拷打；已使他原本红润的脸膛变的苍白，紧绷的肌肉变的松驰。这已是他被捕后在这人间地狱里度过第七天。他想着在外面曾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同志们。想着上级领导那慈祥的面孔。不知他们知道不知道他许南正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里；用自已的革命坚强意志精神和健壮的肉体与敌人在另一个战场上做着惊人的较量。铁门打开了；毛头鹰走了进来他身后站着两个双胞胎打手，毛头鹰将许南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许南想今天敌人又要想出什么酷刑来折磨他呢？他抬头看见地牢里一个全身赤裸的健壮中年人被吊在梁上，这不是几天未见的接头人药店老板吗。身上一块块一条一条肌肉上满是各种伤痕。大壮和二壮两打手脱光了身上军衣；穿着短裤头；多毛粗壮的肌肉抖动着，每人手上各拿着一根满是钢针的木棒。毛头鹰说：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这里的招牌菜－批麻带孝；本来是给你准备的，我不忍心让你这么年轻健壮肌肉的小伙子受这个刑。两打手挥起钉棒抽打在中年人赤裸的肉体上；抽下的钢针扎进肉体拔出来就是一个个血孔；在药店老板的声声惨叫声中，转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个血人，全身上下流满了鲜血顺着脚指一直流到地下。然后毛头鹰又指使两打手用酒精、食盐水涂在遍体鳞伤的肉体上，抹上一层油，然后再用白纱布一层层裹上。就象木乃伊一般。稍事休息结痂止血后，毛头鹰问药店老板：你招还是不招？药店老板艰难的摇了摇头。毛头鹰就将他身上的白纱布一根根、一条条缓缓撕下。布下的碎皮肤和肌肉同时被撕了下来。药店老板的嚎叫声慢慢地减弱，最后没有了声息。大壮用手指放在药店老板的鼻下试探着然后对毛头鹰摇了摇头：没救了！毛头鹰向外面拍了拍手；进来两个士兵；“把他给我扔到流酸池里”毛头鹰指使士兵将药店老板拖出去毁尸灭迹。许南悲愤地看这自已的同志惨死在敌人的酷刑中。
在这地狱一样的集中营里许南已渡过了第八天，在刑讯室热浪滚滚的火刑室里，这里的温度要超过百度。许南赤条条地被吊在这三个燃烧着火焰的火炉上面已经烤了一天了。光头打手正汗流浃背的在风箱旁呼吃呼吃拉着。全身汗把身上唯一短裤都浸湿了。毛头鹰正在隔壁的审讯室里吹着风扇，满头大汗地在毛绒绒身上擦着毛巾。其他三个打手都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淋淋累得在呼呼喘气。这小子！真不知道是不是爹娘生的，跟铁人一样。毛头鹰气恼得想着，拿着一大杯凉水喝着。他拿着一杯水又走进刑讯室里，将水杯放在许南低垂的头干裂的嘴唇旁，“说了吧！说了就给你水喝”许南抬起沉重的头，他身上的汗水已流干，浑身五脏六脯象火烧一样的难受，身上烫得可以烤白薯了。浑身皮肤红通通的。他看看了看嘴边那诱人的清水用沙哑的声音坚决地说“滚开！”，水被洒了一地顿时冒起了白烟。毛头鹰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回过神来。过一会儿他才气急败坏得说：给我加大火候，今天我要看他能挺多久。拉风箱又换了一个打手，火焰呼呼串的老高，热浪滚滚把毛头鹰逼得逃到隔壁喝水去。在滚滚的热浪中，一个年轻的健壮的肉体在烈火中烤灸着，挣扎着，抗争着。啊！昂起你的头颅，对着炎炎烈火，不在烈火中暴发；就在烈火中永生……………….这几天毛头鹰都在办公室里焦急的渡着步子转来转去，刑讯这年轻共党已经是第十天了，上面要求破案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打来，而他却无法像上面交待。他决定用从美国进口的最先进刑具－电刑来撬开这倔小伙子的口。毛头鹰带上他最得意的拷问助手－粗壮的双胞胎兄弟，把许南从地牢里又一次提到审讯室里。毛头鹰对坐在椅子上的小伙子握着双手说：今天你如果不招，我就用美国人发明的电刑来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站着进去躺着出来！许南轻蔑的看了看气急败坏的狗熊，笑了笑说：我们GCD员是特殊材料炼成的钢铁意志，我今天倒要见识一下这美国鬼子发明的先进刑具。毛头鹰暴嚣着：我今天要打败你的钢铁意志。刑讯室的铁门吱吱地响着向两边慢慢打开，光着肌肉上身的大壮二壮把许南带进最里面的电刑室里。许南被扒光身上的衣服，两只粗胳膊被绑在一张美国进口电椅的扶手上，两粗大腿被分开用电线绑在电椅的椅腿上，一个电光罩戴在他的头上。大壮将一桶盐水泼在他赤裸的身上。毛头鹰走到电闸旁对许南说：年轻人想一想吧！现在后悔还来得急。毛头鹰看他的苦劝碰到的是沉默，就把电闸慢慢地向上滑动，随着电流的慢慢增大，许南的身体在从抖动到剧烈的颤抖着。他睁大了双眼，全身闪着蓝色的电弧，不由自主地张开大口，汗珠象雨水一样从他肌肉起伏的身上冒出流满全身。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打手把许南从电椅上放下，用凉水泼醒。又抬来一个木台子，放在他的肩膀下，将许南的头搁在木台上，双手则铐在头两边木台上的皮套里，然后再在他腋窝处胸脯下面勒上一根宽皮带将他的上半身紧紧的勒在木台上。两条大腿分开成大字形吊挂在两边的铁链上这个酷刑就是＂倒吊大挂＂，犯人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施与各种肉刑，尤其是犯人的敏感器官处于最容易施刑的位置．他的两个乳头被带电线鳄鱼夹子夹住，大壮又开始捏摸许南粗长的阴茎，再次进行手淫，二十岁的小青年生殖器正值最敏感容易勃起的时期，经不住几下抚摸刺激阴茎、屁股、肛门和大腿内测，阴茎又坚硬的勃起，红嫩的阴茎龟头直抵着许南自己的肚脐．打手并不让许南再次射精，将电刑的金属圈套在许南的红嫩的阴茎龟头沟里。另一个电刑的电极是个连着电线的金属物体，这个电极则塞进了许南的肛门里。许南的肛门紧紧的扣住电极塞的凹处，等会受刑时，不论怎么扭动身体，电极都不会从肛门里掉出来。在毛头鹰手里，没有多少人能熬的住电刑的强烈刺激，没有几个人能抗的过电刑的拷问。毛头鹰站到许南的面前，用手抚摸这个被吊挂在拷问架下男孩子结实性感的赤裸身体，捏摸着许南胸肌发育的很好的胸脯上两个乳头。他在这个健壮性感的男孩身上已多次体验到了那种男人性交的野性快感和对抚摸发达肌肉的满足感。许南粗长的阴茎刚才在被套电刑电极时，又再次勃起来，现在阴茎龟头又大部分缩进包皮里，电线从包皮和阴茎龟头之间穿出和肛门里的电线一起接到不远处一张桌子上的电刑控制器上。电刑竟然和生殖器和肛门有关，是电击最敏感、最隐蔽的这两个部位。
二壮又拿来几根锋利的电针把它扎进许南的两个饱满硕大肿胀的睾丸上。没有任何警告，第一股电流就突然袭来，他感觉好象两根烧红的铁棍同时插进了他的身体，盆骨部位一阵剧烈的抽搐刺激，痛苦难熬，仿佛被烈火烧灼，又仿佛被尖刃割裂。他的腹部不由的一下向前拱起，然后又突然缩回，随着强烈的电流不断袭来，他的身体在不住的的颤栗扭动着，但紧绷的身体能够能动余地很小，他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出，眼球也好象要从瞪大的眼眶中滚出来。他想用喊叫来分散剧痛，但缩紧的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感觉五脏六腹中燃着烈火，这烈火还在体内四处燃烧，象要寻找一个出口，终于这股火冲出了喉咙，并化成了一长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随着这声嚎叫，他的精液再次喷出体外，随后他的意识也慢慢地游离于身体之外。许南再一次昏迷是被一大桶冷水唤醒的，同样没有任何警告，电流又开始重新进攻他的身体，这时他明白了这桶冷水的第二个作用，不仅体内又开始了剧烈的烧灼，而电流又顺着水从生殖器和肛门游走于全身的体表。他感到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好象刺进了尖针，并且还在拼命地往肉里钻。随着电流的忽强忽弱，他的身体也一下下的抽搐、痉挛、扭动，嘴里不住地发出“啊、啊”的声音，这时，他的小便开始失禁，膀胱里的尿液顺着电线流在地上。忽然一股很强的电流袭来，他感觉生殖器一阵紧缩抽搐，肛门一阵痉挛麻木，他的大便也失禁了，只是肛门里插着电刑塞，大便没有喷涌而出，这时，已经没有知觉的生殖器再次涌出一股股白色的精液，阴茎里最后涌出的黏稠精液从尿道口拖着很长的尾巴才滴到地上……，许南低垂着头，再次的昏死过去，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忍受着惨绝人寰的酷刑，他的身上湿漉漉的，那是他受刑时浸出的汗水和昏死后又浇在身上的冷水。所谓拷打就是拷和打交替进行，已经被电刑折磨的精疲力尽的男孩子很难再能抗拒皮鞭抽打赤裸的身体，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刻，受刑到这个程度，人最容易崩溃。毛头鹰是一个专门拷打奸淫年轻男犯的专家，他知道这时候是最佳时机，要趁热打铁，今天他就是一块钢铁我也要把他给融化。他亲自光膀子上阵动手用粗长的皮鞭抽打在许南男屁股上后鞭鞘往往是落在许南身体前面的生殖器上，许南疼的不住嚎叫扭动，铐住手腕和脚腕的铁环早已将他的手腕和脚腕磨出了血。惨呀！拷打这样一个这样年轻漂亮健壮的男孩是毛头鹰爱好干劲十足。为了尽快撬开许南的嘴巴，残忍地再次接通了电刑开关。啊、啊、啊……”许南身子一下又反弓起来，头更向后仰过去，剧烈惨叫，他的脸色苍白，汗水从他身上再次沁出，毛头鹰并没有为他痛苦的样子所动。其实他根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孩子，只是无动于衷地等待着他希望得到的供词，许南吊着的身体不住的做着幅度极为有限扭动和颤抖，持续的电流电击着他的生殖器和肛门，而且电流越来越大，他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殖器从阴茎龟头到直肠肛门被千万颗钢针扎着一样的剧烈刺疼和烧灼.“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让你每时每刻地受这种难以忍受的刺激，直到你断气为止。”毛头鹰气势汹汹得说。电刑暂时停了下来。拷问没有停止，精疲力竭的许南低垂着头，酷刑使他受尽了煎熬。许南被面朝下四肢绑在四根金属拄上，大壮把一根涂满黄油的长长金属棒插进他的肛门里通上电，肛门在电流的刺激下一张一合。毛头鹰握着自已又粗又长的阴茎顺着这根金属棒在油膏的润滑下缓缓插进许南的肛门。他用毛绒绒的两粗壮胳膊环抱在许南的胸前，整个毛绒绒的粗壮身体紧贴着许南宽阔的油光光的后背上。阴茎和金属棒贴在一起在时强时弱的电流冲击下，在光滑的温热湿润的肛壁里抽插着。他两手在摸捏着许南发达的胸肌上两已挺起的乳头，就这样运动着足足有一个小时，直到一股白色的乳浆喷射而出。一种神仙般的快感在这健壮浑身肌肉的青年人身上得到了满足。他刚从这健壮肉体上爬下来，马上在一旁观看的大壮和二壮两年青打手早已按奈不住浑身的欲火，轮流着扑在许南肌肉发达的光溜溜身上拥抱着抽插着。不断发出快活的嚎叫声。毛头鹰赤条条地走出刑讯室的大门，身后的铁门缓缓的关上，把刑讯室里的打手的嚎叫声和受刑人的呻吟声都封闭了。他用毛巾擦着油光光满是汗水的身体，一头倒在审讯桌后的皮椅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垂头丧气地叹息着。他搞不懂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信念可使一个毛头小伙子变得这么的坚强。简直就是用钢铁打造成的。桌上的电话又响起来，他无法伸手去接，因为耳边又要响起上司的臭骂和斥责声。他望着审讯室墙上那两扇紧闭的黑色铁门，在这铁门后那个顽强的健壮青年还在各种残酷的刑具中煎熬着……….

